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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 这下牛皮吹大了
摇摇

熟悉欧阳东的人都知道，他这个人话特别多，多得没有人

不讨厌。班主任凌老师在他的《学生手册》评语栏上写的评语

是“废话特别多”。凌老师为了遏制他上课时讲废话，特别安

排了沉默寡言的司马西做他的同桌。

此刻，欧阳东和他的同班同学李丹青被关在电梯里了。虽

然欧阳东已经按了报警电铃，学校里的检修工也通过应急电

话告诉他们，最多 员园分钟就可以打开电梯门，让他们不要着

急，但是他仍然觉得两个人要面对面地站着 员园分钟，实在漫

长，实在难熬。他知道，李丹青是班里的“才女”，会画画，会

写诗，傲气得很，她压根就看不起油腔滑调的自己。瞧她，表

情冷漠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用右手握着的报纸轻轻拍打着左手

掌心来打发时间。

欧阳东实在熬不住了。他看到李丹青手里拿着的是一张

《热门足球报》，便搭话说：“你也喜欢足球？我以为女生都是

不喜欢足球的。”

李丹青瞥了他一眼，脸上仍然没有表情，也不吭声。

欧阳东只好尴尬地笑笑。手腕上的多功能卡通表“嘀”地

叫了一声，它每逢半点都要叫一下。此刻，卡通表行走的声音

在他听来放大了 晕倍，“嘀哒、嘀哒”，很响亮。

检修工在电梯门外“哇啦、哇啦”地叫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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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呵———”欧阳东打了个呵欠。他的目光移到了《热门足

球报》上，瞥见报纸上印着“欧阳汉姆⋯⋯”一行黑体大字。眼

下谁都知道，欧阳汉姆是正走红的足球明星，转会到国外踢

球，在“英超”和“意甲”中都有出色表现，各地报纸杂志上经

常能见到关于他的报道。

———欧阳汉姆？这家伙怎么也姓欧阳？

欧阳东心里嘀咕着，思路活跃的他为了能跟李丹青搭上

几句话，竟然信口开河地胡编起来：“如果你喜欢足球，那你应

该知道足球明星欧阳汉姆⋯⋯”

李丹青依然没吭声，不过她的嘴角微微翘起来，点了点

头。

欧阳东更加来劲了，他比划着说：“告诉你，欧阳汉姆是我

的大哥！”

“大哥？是亲哥哥？”李丹青忽闪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睛。

“当然不是亲哥哥，是我的堂哥。”欧阳东眼珠子一转，费

力地说，“堂哥嘛，也就是我爸爸的哥哥的儿子。”

“真的？”李丹青的眸子里顿时闪烁着惊喜的光芒。

“当然。”欧阳东得意地点点头。

“那你能不能让你堂哥送给我一张由他亲笔签名的照

片？”看来，李丹青至少算半个球迷。

“当然⋯⋯可以⋯⋯”欧阳东迟疑了一下，又提高了嗓门，

并且把胸脯挺得高高的。

“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李丹青眉开眼笑地尖叫起来。

“哐啷”一声，检修工把出故障的电梯门给打开了。

见他们俩一点儿也没有惊恐或是抱怨的样子，还面带微

笑地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围在电梯门前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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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点儿意外。

自从与欧阳东在电梯里同“患难”以后，李丹青一改往日

那漠视欧阳东的态度，对他变得异常热情起来。李丹青一有

机会就偷偷地问欧阳东，“签名照片拿到了吗？”问得欧阳东从

得意洋洋的境地，渐渐跌入难以招架的地步。不过好在欧阳

东脑筋活络，他眼珠一转就有了一个办法。

———照片嘛，现在满大街都买得到球星欧阳汉姆的照片；

签名嘛，翻翻足球报刊就不难找到欧阳汉姆的签名。

果然，欧阳东很容易地就在地摊上买到了欧阳汉姆的照

片，又在某本足球杂志上找到了欧阳汉姆的签名。他就模仿

欧阳汉姆的笔迹，在那张买来的照片上签了名。

欧阳东装着好不容易才觅到宝物的样子，郑重地把这份

赝品交给了李丹青，博得了李丹青的千恩万谢。

李丹青把这张“由大球星欧阳汉姆亲笔签名”的照片拿出

来，在要好的同学面前炫耀。李丹青拥有欧阳汉姆签名照的

消息，先是在女生中间传开，接着便传到男生们的耳朵里。就

像电视里某个商品广告所说的那样，“一传十，十传百”，没几

天，太平桥中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，他们学校初一（猿）班

的那个平时一点儿也没名气的欧阳东的堂哥，居然是大名鼎

鼎的足球明星。

———欧阳东一下子出名啦！

好多同学都央求欧阳东也给他们弄一张欧阳汉姆的签名

照。欧阳东故意皱着眉头，一迭声地说，“有机会再说，有机会

再说⋯⋯”

周末放学以后，班主任凌老师神秘兮兮地把欧阳东叫到

了她的办公室。平时脸上很少有笑容的凌老师，今天出奇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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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地请欧阳东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以前，欧阳东被老师

叫到办公室，多半只有站着挨训的份儿。此刻凌老师却语气

温和地对他说：“你送给李丹青的欧阳汉姆的签名照，是真的

吗？”

欧阳东看着凌老师圆圆的鼻尖，点点头：“是⋯⋯真的。”

凌老师笑了，她说：“那，你也给我弄一张吧。”她的口气完

全像是在教室里给同学们布置功课。

———不会吧？凌老师也喜欢足球？也崇拜偶像？

不过欧阳东还是硬撑着挺了挺胸脯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

的。”同时他心里暗想，嘻，小事一桩，只需再如法炮制一张给

她就行了。有谁搞得清楚这照片上的签名是真还是假呢？

“一言为定？”凌老师满面笑容地朝欧阳东伸出了手掌。

“啪！”欧阳东跟凌老师击掌，互相应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出了办公室，得意洋洋的欧阳东迎面遇上了李丹青。

李丹青满面笑容地走过来，一把拽住他的手腕，兴冲冲地

说：“哎呀，你让我好找啊！走！快到红房子西餐馆去，有重要

客人请你吃西餐！”

“重要客人？请我⋯⋯吃西餐？”欧阳东纳闷地抓着头皮。

“是的，是重要客人，我的表姐，《小道消息快报》的女记者

悦悦。”李丹青说罢，拖着欧阳东就走。

“悦悦？”欧阳东愈加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反正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。”李丹青看看手表，快 远点

了，忙拽着欧阳东出了学校大门，大方地扬手招了一辆出租

车，对司机说：“快！红房子西餐馆！”

红房子西餐馆是一幢外墙漆着红漆的老式小洋楼，有名

得很。李丹青和欧阳东刚一前一后地踏进店堂，从靠窗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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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火车坐椅里，立刻传出尖细的叫声：“表妹，表妹⋯⋯”

欧阳东跟在李丹青后面，走了过去。

称李丹青表妹的女子看上去三十开外，瓜子脸，笔挺的鼻

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框墨镜，耳朵上坠着一对闪着银光的耳

环，衣着打扮非常时尚。

女子微笑着上下打量了一番欧阳东，然后把目光投向李

丹青，问道：“表妹，他就是你的同学欧阳西？”

“他不叫欧阳西，他叫欧阳东。哈哈⋯⋯”李丹青笑了起

来。

欧阳东皱了下眉。被别人叫错名字总是件令人不愉快的

事。他在女子对面“扑通”一声重重地坐下了。

李丹青也挨着他坐了下来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欧阳东，欧阳东⋯⋯”女子摘下墨镜，忽闪着

一对大眼睛，嘴里重复地念叼着“欧阳东”，反倒弄得欧阳东不

好意思起来。

他瞥了一眼那女子，把目光落到她笔挺的鼻梁上，说：

“您，就是 悦悦⋯⋯”原本想叫她 悦悦小姐，可又觉得似乎有点儿

不妥。记得妈妈曾经说过，凡称对方“老师”都不会出错，于是

他忙说，“⋯⋯就是 悦悦老师？”

“是的。报社里的同事都叫我 悦悦公主，你也叫我 悦悦公主

吧。”悦悦公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字正腔圆。

欧阳东看着 悦悦公主张罗着让服务生不断地上法式牛排、

葡式蛋挞、印度咖喱饭和奶油浓汤，还有红颜色的葡萄酒，心

头的不快早就烟消云散了。

悦悦公主热情地招呼他们俩：“快用餐，快用餐。”

于是，欧阳东放开肚皮，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。他一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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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，一边暗自嘀咕：

———自己长到这么大，还没吃过一回真正的西餐呢。还有

印度咖喱饭，辣辣的，真好吃。什么？在印度，吃这种咖喱饭

是用手抓着吃的？叫什么“抓饭”？

饱餐一顿之后，等服务生将空盘子一一收去，给他们端上

了水果和咖啡，悦悦公主才将话转入正题。

她说，她想请欧阳东帮个忙，让她能够采访到球星欧阳汉

姆。

还说，他们《小道消息快报》特别需要有关这类明星的报

道。

欧阳东抓了抓头皮。吃了人家的，总得给人家办点儿事

呀。欧阳东刚喝了点儿红酒，神经系统正兴奋着呢，觉得欧阳

汉姆似乎真的就是自己的堂哥了。他拍了拍胸脯说：“可以，

可以。”

———采访欧阳汉姆，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呢，到时候再说

吧。反正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。

然而，当 悦悦公主说到，据可靠消息，欧阳汉姆明天就将光

临本市时，欧阳东顿时急出一身冷汗。他想，像凌老师那样让

他弄一张签名照什么的，自己还有办法可以蒙混过去。可 悦悦

公主要采访的是欧阳汉姆本人，那可怎么办呢⋯⋯

“有困难吗？”悦悦公主一对漂亮的大眼睛正盯着他，又补

充道，“你明天怎么也得想办法给我联系到欧阳汉姆。据我所

知，他只在本市停留一天，晚上就要飞往青岛。”

欧阳东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心里直打鼓。

李丹青侧转身子，也将目光投向了欧阳东。

“没⋯⋯没什么⋯⋯”在李丹青的逼视下，欧阳东的口气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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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起来了。他挺了挺胸脯，说，“应该没什么问题！没问题

的！”

悦悦公主乐了，高兴地说：“最好能采访到一些有关欧阳汉

姆的绯闻的信息。等我拿到了奖金，一定再请客，请你们吃巴

西烧烤。”

“来！为预祝我们的合作成功，干杯！”悦悦公主举起了酒

杯。

欧阳东和李丹青也一起举起酒杯，“叮、叮、叮”地乱碰了

一阵，然后各自喝了一小口。

这一夜，欧阳东失眠了，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他实在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应付眼下自找的麻烦，尽管

他心里一个劲地念叨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，可哪里有路啊？明

天是星期六，反正不上学，干脆溜出去一天，让 悦悦公主没法找

到。对，等明天一早妈妈上班后，就溜出去，干脆去郊区的佘

山天文台玩上一天。等挨过这一天再说。到时候就说自己病

了，发起了高烧，在医院里吊了一天盐水，耽误了 悦悦公主的大

事，抱歉，实在抱歉。

想到这里，他心里才算踏实了一些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等到他醒来，天已大亮，阳光刺得他眼睛发花。妈妈已经

上班去了。妈妈在他床边的茶几上留了张纸条，告诉他早点

在餐桌的台罩里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一看时钟，呀！已经 苑点 源园

分了。

———不好！赶快撤！

他一骨碌起了床，套上一件大红色的运动衣。他喜欢这件

宽大的、领子一直翻到肩膀的运动衣。他草草盥洗完毕，带上

妈妈给他准备的素菜包，又从冰箱里掏了瓶矿泉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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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正准备出门，突然，瞥见放在窗台上的那盆蝴蝶花正在

风中摇曳着。

呀！差点忘了！他每天早晨都要给蝴蝶花浇水。

蝴蝶花是爸爸喜欢的花。欧阳东念小学五年级时，妈妈跟

爸爸离了婚。从那以后，他便跟着妈妈生活，每月只跟爸爸见

一次面。有时爸爸来，有时妈妈把他送到某个地方。妈妈知

道儿子种的蝴蝶花是他爸爸喜欢的花，也不去干预。在儿子

面前，妈妈从来不说他爸爸的坏话。

妈妈是个有风度的妈妈。

欧阳东种的蝴蝶花很“妖”，有时枝头上的花是 远朵，有时

又会变成 苑朵、愿朵，甚至 怨朵。瞧，这会儿枝头上的花是 苑

朵，大大的花瓣，宛如一只只花蝴蝶在扇着大翅膀。

欧阳东提着水壶给花浇水。一朵“蝴蝶花”飘了起来，扇

着大翅膀飞走了。这是一只真蝴蝶。真蝴蝶常常这样停在蝴

蝶花的枝头，难怪蝴蝶花的数量总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。

事后想想，这一天也该欧阳东倒霉！如果那个星期六的早

晨欧阳东忘了浇花，他就已经离开了家，谁也找不到他，也就

不会出现后来的尴尬局面了；可他偏偏慢吞吞地浇起了花。

如果那个早晨他听到门铃响，从猫儿眼往外看一看是谁，就会

对门铃声不理不睬，权当家里没有人；可他偏偏急匆匆地去开

了房门。

门外站着面带微笑的凌老师。

凌老师手里舞动着一张报纸，兴冲冲地说：“欧阳，知道

吗？你的堂哥欧阳汉姆要来了，今天就来。瞧，报上已经登了

消息，说是他今天上午要参加本市的一个慈善活动。地点是

⋯⋯”凌老师眯起眼睛看了看报纸，继续说：“地点在九重天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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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。”

“真的？”欧阳东抓着头皮，没想到凌老师也知道了欧阳汉

姆今天要来的消息。那些小报可真厉害，明星的一举一动都

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凌老师一大早就到他家来，无非是催

他去弄签名照什么的。没关系，反正制作一张假的签名照是

再容易不过的了。

于是，欧阳东对凌老师说：“您要的照片，我一定抓紧时间

搞定，您放心！”他还拍了拍胸脯。

不料凌老师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个人的事还不忙，不忙。校长

说了，想通过你的关系，把欧阳汉姆请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。”

“啊？”欧阳东抓起了头皮。

凌老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们学校的足球场一直没有种上

草皮。知道吗？好的草皮是要从国外进口的，价格很贵。现

在总算有家赞助商答应出钱帮助我们整修球场，种上进口草

皮。赞助商只要求有一张跟欧阳汉姆握手的照片就可以了，

老板需要做做广告。”

像一盆冷水兜头浇来，欧阳东不由得一个激灵，全身一阵

发冷。

凌老师朝他竖起一根指头，收起了刚才的笑容，严肃地

说：“记住，今天一定要把你堂哥请到我们学校里来，想方设

法，千方百计，一定要把欧阳汉姆请来！欧阳汉姆上午参加活

动，下午你就把他请来，来半个小时、一刻钟、十分钟，甚至五

分钟都可以。只要把他请到场，跟赞助商握握手，拍张照片就

行了。我这就去组织欢迎队伍。下午你一定要给我把他请

来，一定！一定！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⋯⋯”欧阳东神情木讷地自语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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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欧阳汉姆什么时候到达学校，请提前给我打电话。”凌老

师把一张名片塞到欧阳东手里，用一种不容推辞的口气说，

“这是我的手机号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等你的电话！”说罢，

她急匆匆地走了。

欧阳东哭丧着脸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心里在打鼓。

———唉，这下牛皮吹大了！

圆 一个瞌睡 垣一本书
摇摇

望着凌老师远去的背影，欧阳东心里七上八下。

怎么办呢？自己一个无名小卒，跟欧阳汉姆无亲无故，不

要说是请人家，就是见个面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心想，还是用夜里想的办法吧。对，

现在就上佘山天文台去玩上一整天，什么也不用去想。只要

挨过了今天，太阳落山了，人家欧阳汉姆就坐上飞机去青岛

了。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说自己病了，在发高烧，在医院里

吊了一天的盐水。生病总可以的吧？妈妈说过，要找理由的

话，找“生病”的理由最好。吃饭的人总是要生病的，生病有什

么办法呢？有比生病更重要的事情吗？

想到这里，欧阳东暗自笑笑，快步走出了家门。

早晨的空气凉丝丝的，阳光洒在弄堂的小路上，金灿灿的

一片。欧阳东咬了一口素菜包，又从口袋里掏出矿泉水喝了

一口。出了弄堂往东拐，二三百米远就有一个长途汽车站，有

直达佘山天文台的汽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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